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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鴻基《討海人》中的張力結構 

 

 

沈詠智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本文將以《討海人》為探討主軸，分析《討海人》中海湧伯和敘述者「我」因海

上經驗的不同，而產生出彼此間的對立結構。再從兩人出海目的不同探討，同樣

身為「討海人」，卻對「討海人」這個身分有著不同認知，藉此解析海湧伯和敘

述者「我」對「討海人」所產生的複義效果。進而解釋此文本之張力效應是如何

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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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討海人》是廖鴻基在民國85年6月於晨星出版社出版1，收入了〈鬼頭刀〉

和16篇作品，以及4篇評論，其中包含曾在時報文學獎和吳濁流文學獎的作品〈鐵

魚〉、〈丁挽〉、〈三月三樣三〉。在這之後，掀起了海洋書寫的風潮，也有許

多學者相繼開始研究廖鴻基的創作理念及其寫作背景，以及海洋保育的社會學研

究，但是只涉及文本來探討廖鴻基作品的研究，相較而言卻寥若晨星。 

 

就作品而言，人們或多或少都會提及作者所屬於時代和他的生長背景，尋找

作者開始創作的原因，但如果單指文本來探討又能得出另一種不同的滋味，能拋

開既往真實作者
2
的想法，能不受到他的想法而侷限我們的想像。 

 

 本文將以《討海人》中的張力結構3為主軸，透過「情節式的張力結構」和「語

義式的對立結構」來分析《討海人》中敘述者「我」4呈現出的新手漁夫，和經驗

豐富的老船長海湧伯，兩人在文本中所發生的歷程所產生的張力效應。 

 

 張力意指兩個相反的力量於同一單位中往相反的方向拉扯，表現於文中可分

成「情節式的張力結構」和「語義式的對立結構」。「情節式的張力結構」指的

是在情節上，因一些因素使得這段情節產生張力效應，這種張力效應的產生是因

為表層之間的對立和深層之間的對立，進而產生這種情節式的張力效應。 

 

而「語義式的對立結構」中的語義式指的是詞語中的意義，這邊側重的不是

在詞語的表達，是詞語的意義。「語義式的對立結構」指的是一個字詞可能會因

 
1 廖鴻基，《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 
2 真實作者這個用法是相對於隱含作者而言，在韋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61 年在《小

說修辭學》裡頭提出「隱含作者」的概念。韋恩‧布斯在書中將隱含作者定義為以隱含的方式存

在於文本中的作者的「第二自我」，或者說這個隱含作者是由讀者通過「閱讀」而得到的隱含作

者。而相對真實作者就是由此而來的，為創作或書寫作品的人。喬國強，〈「隱含作者」新解〉，

江西社會科學，2008 卷 6 期 ， 頁 22 ~ 29。 
3 先提出張力結構這個想法的是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語言是社會結構的基

礎，語言的結構是社會結構的原型。人類一切語言的基本結構，都可以簡化成文化與自然的對立。

以此關係做為基礎，人類的語言衍生出一整套二元對立的概念，用來指稱不同事物間的關係。結

構必須藉由關係來加以刻畫，所有的關係，最後都可還原為二元對立關係。可以說，社會事實中

的每個成分或元素，不管是神話中的一個事件、一項行動，或是自然現象的命名和分類，都可以

根據它在二元對立關係中的相對位置，賦予一定的社會價值和意義。」李廣倉，《結構主義文學

批評方式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153~161。在李維史陀提到的張力結構中，

所有的語言都可以簡化成文化與自然的對立，但是其實這種對立結構又可分成表層之間的對立

和深層之間的對立，如：表層的生食和熟食﹔深層的意旨野蠻和文明。但其實這種對比不局限於

表層和表層之間對立，也可以從表層和深層之間對立。 
4 以文本中第一人稱作為敘事從「我」這特定角度出發來敘述，講述的是耳聞目睹及親身感受，

令人感到真實可信、親切，以親歷性、真實性、袒露心靈的大膽和歷經滄桑之人生道路的艱難曲

折，使人身歷其境。熱拉爾．熱奈特(Gerard Genettee)，《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

國科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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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用的方式不同，使同一個字詞因此產生表層和深層是不同的意思，因此產生

表層與深層之間的對立結構。在文本中即是「討海人」這個詞義，因一些因素使

其產生雙重之意旨5。 

 

 本文擬以《討海人》為主軸探討海湧伯和敘述者「我」因兩人經歷的不同，

使文中情節產生了張力，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兩人因出航目的不同，再由兩人雖

同身為「討海人」，但卻因語義式的對立結構導致「討海人」詞義上產生雙重之

意指。 

 

二 《討海人》中情節式的張力結構 

「情節式的張力結構」指的是在情節上，因一些因素使得這段情節產生張力

效應，這種張力效應的產生是因為表層之間的對立和深層之間的對立，進而產生

這種情節式的張力效應，在文中因海湧伯和敘述者「我」經歷的不同，使文中情

節產生對立的結構。 

 

《討海人》與其他散文集不同得地方在於，它不像傳統的書寫中以人物和歷

史時間脈絡串連作為主軸的敘事，它將第一人稱所發生的片段的事件和周圍人物

的描寫的栩栩如生，使讀者都能快速融入其中。文中的敘事，基本上都是圍繞著

同一個敘述者「我」和有著豐富的經驗的仰賴者「海湧伯」，並加上幾位臺灣海

洋漁民，將原本單薄的短篇故事合成一本完整的作品集。這樣以事件作為文本核

心結構的寫法，脫離以虛構人物為主的創作模式，不將文本中的人物限定在確切

的時間當中，而是使人有著此時此刻都還在發生的感覺，使讀者閱讀時更有身歷

其境的感覺。 

 

《討海人》中各篇故事中敘述者「我」，在青壯年時才轉業成為漁夫，因為

有著和大多數漁民們不同的土地上的經驗，所以轉行從事捕魚業的心境與他對出

航捕魚的看法和其他漁夫們截然不同，例如：有著「可以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

的討海人阿山6，或者，十八歲開始討海，因為船難而離開大海，但仍然忘不了討

海的添旺7，這些活躍在故事裡的漁夫都是豐富經驗的討海人，因為本身就是在海

上捕魚討生活的漁夫，8「海湧伯」就是最具代表討海人的老手，也因為文本中敘

 
5 雙重意旨是說表面義和深層義的不同。 
6 廖鴻基，〈討海人〉，《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52。 
7 廖鴻基，〈討海人〉，《討海人》，頁 56。 
8 在蔡秀枝，〈廖鴻基《討海人》中的民間信仰與文化〉，海洋文化學刊，第五期，2008 年 12 月，

第頁 113 中也有提到對於《討海人》其它漁夫的敘述，但是他在其中「三、《討海人》裡的『命

運』與鬼神觀」的第一段的第五行中提到了「例如：十八歲就開始討海的添旺，出色的、有著『可

以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的討海人明財《討海人》，頁 52，或者，年輕力壯、不到三十歲的阿

山，」這段敘述和《討海人》中的敘述不一致，「出色的、有著『可以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

的討海人」應該也是阿山而不是明財，這位學者把對於阿山敘述誤以為是在敘述明財了，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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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我」是個沒補過魚的新手，因兩者經驗的不同，而產生出了新手和老手的

對立情節。 

 

對這個由陸地上轉來海上討生活的人，海湧伯有一個獨特但直接的說法，「走

不識路啊，走討海這途。」9這句簡單的話，卻平直白的指出身為資深老手的討海

人海湧伯對突然轉行，想離開陸地而來海上討生活的「我」表示你做錯選擇了，

因為討海過生活可沒有你想的那麼輕鬆。像是一開始要先學會在船上生活，可能

要先暈船個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月，吃不下飯也睡不好。而敘述者「我」的親身經

歷就是，在剛上船的第一年，有整整半年時間都因為暈船而嘔吐，嚴重到連膽汁

都吐了出來： 

 

有整整半年時間，我無數次趴在船舷嘔吐把膽汁都嘔了出來；無數次起網

拉繩我耗盡了所有氣力虛脫得癱軟顫抖；好幾次半夜醒來手掌蜷縮如握緊

一顆雞蛋如何也伸不開來；好幾次我看著驚滔駭浪如滾滾洪流衝擊著船隻

而驚惶害怕；多少次我猶豫著海湧伯說過的話──討海要有討海人的命。
10 

  

根據上述可知剛上船沒多久的敘述者「我」體會到的暈船的痛苦，但有著豐富經

驗的海湧伯卻毫無感覺，反而還丟了一句話給他「討海要有討海人的命。」11海

上生活對於這個待在陸地的人而言，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為也不是每個人都

能成為討海人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敘述者「我」和豐富經驗的海湧伯之間因為經

驗的差距而產生出了不暈船 vs 暈船之間的對立結構，一個剛上船的新鮮人，和

一個經歷過大風大浪有著豐富經驗的老手，其中又能看出海湧伯的一派輕鬆 vs

「我」因暈船痛苦的吐到沒力氣，透過兩者之間的對比，更能看出航海的經驗差

距，同時也讓隱含讀者12有者和敘述者「我」暈船痛苦的感受，也能透過敘述者

「我」而去感受討海人的辛酸與工作的艱辛。 

 

上述可得知海湧伯和敘述者「我」兩人之間的經驗差距，而《討海人》中〈鬼

頭刀〉這篇有提及到兩人之間捕魚反應的不同： 

 

 
以從《討海人》中的第 50 頁和 52 頁得知這為學者的說明的和文中的不同。 
9 廖鴻基，〈討海人〉，《討海人》，頁 57。 
10 廖鴻基，〈討海人〉，《討海人》，頁 58。 
11 廖鴻基，〈討海人〉，《討海人》，頁 58。 
12 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指出：隱含讀者不是實際讀者，而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預期

設計和希望的讀者，即隱含的接受者。它存在於作品之中，是藝術家憑藉經驗或者愛好，進行構

想和預先設定的某種品格。並且，這一隱含讀者業已介入創作活動，被預先設計在文藝作品中，

成為隱含在作品結構中的重要成分。顯然，這個「隱含讀者」排除了許多干擾因素，更符合作者

的「理想」，甚至可以說，是第二個作者，即作者自言自語時的聆聽對象。沃爾夫岡‧伊瑟爾

（Wolfgang Iser），《閱讀行為》，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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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下海那年夏天，一個烏雲滿天的傍晚，暴風雨正盤算跟著夜幕來襲，

海湧伯把引擎催趕成急迫的回航節奏，船隻在立霧溪海口，一條大魚咬中

了我們船尾拖釣的假餌，八十磅的粗線及緩衝用的內胎橡皮瞬間被拉成筆

直，時空似乎凍結住了就等候斷裂的一聲巨響，我幾乎是尖叫呼喊著告知

駕駛艙裡掌舵的海湧伯。海湧伯緩下船速，回頭看了一眼那條在船後凌空

翻跳的大魚，示意我，拉牠上來，而且，並沒有要過來幫忙的意思。13 

 

從上述可以得知海湧伯對於看見魚的反應和敘述者「我」兩人之間的不同，敘述

者「我」因為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魚的興奮、緊張以及不知所措，馬上呼喊海湧

伯，但海湧伯卻只回頭看一眼，表示「自己拉上來啊」相較於海湧伯的反應卻是

沉著和冷靜，從這可以看出已經捕獲數不知道多少魚的海湧伯的平淡，因為這對

海湧伯而言，這就只是一條每天都在看的生物，所以海湧伯直接的反應就是拉上

來啊，但因為這條魚對於敘述者「我」來說是初體驗，所以當然會與海湧伯的反

應有著極大的不同，但在海湧伯眼裡和其他的魚並沒有什麼不同。 

 

拉扯了半天，那大魚驚人的力量折騰得我掌心都起了水泡。好不容易將牠

拉近船尾，牠也似乎認命了，終於安靜下來停止跳躍。這時，我清楚看到

水面下這條巨大的鬼頭刀，粉紅色的假餌斜掛在牠嘴角，拉靠近船邊的最

後這一刻，牠游水的姿態竟然還十分從容。14 

 

最後在提牠上船的剎那，牠甩了甩頭，輕易的就扯斷了我手中的漁線。握

著繩頭，我悵惘的站在船尾，背後的海湧伯清楚看到了這場拉扯，他用諷

笑的語調說：「幹，未戰就先軟，免講嘛牽伊未起。回去吧，起風了。」

引擎再度恢復急迫的節奏，一下下沉痛的撞擊我心。15 

 

由上述可看出敘述者「我」因第一次遇到巨大的魚，加上經驗的不足，所以用盡

全力好不同意才把魚給拉了上來，甚至手都起了水泡，但在最後終於拉上來時，

卻因為魚奮力的掙扎，而大意使魚逃跑了，而這些事情都被經驗老道的海湧伯看

見了，但他卻只是冷嘲熱諷的說：「幹，未戰就先軟，免講嘛牽伊未起。回去吧，

起風了。」16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海湧伯的不高興，因為敘述者「我」把到手的獵

物給放掉了，但海湧伯忽略的是這是敘述者「我」第一次遇到大魚，不知道該如

何應對，從這可看出兩人在遇到魚彼此間不同反應而產生出興奮 vs 平淡的對立

結構，因經驗的不同，使兩人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在以加以去探討，可以發現毫

無經驗 vs 豐富經驗之間的深層結構的對立。從這也可以從這裡看出討海人這行

 
13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21~22。 
14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22。 
15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23。 
16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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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現實面，漁獲量的多寡，因為這是他們出海的目的，如果抓不到魚就不能證

明自己，也沒辦法在這片大海生存下去。而〈鬼頭刀〉中另一個故事也能看出海

湧伯和敘述者「我」遇到鬼神的反應也不大相同： 

 

記得在一個月圓的午夜，我們在洄瀾灣拖釣白帶魚。月光在雲隙間穿梭，

海面上幻照著明明滅滅的光點。海流突然湍急得像岸上大溪的激流，一層

淡淡的煙霧逐漸浮出水面。漁船來回走了兩趟。漁汛突然完全中止，一切

漁洋的生命現象突然消逝無踪。駕駛台上二十燭光的燈泡搖搖晃晃，昏黃

搖擺的光影照出海湧伯不尋常的嚴肅表情。17 

 

在詭譎的氣氛中，似乎一切聲音也隨著靜默中止。海湧伯突然跳立起來，

朝著燈影外漆黑的海洋大聲叫罵。最難聽最不堪入耳的髒話沒有間斷的大

聲幹了出去。海湧伯異常的舉止和他凶煞的表情，使我毛髮悚然內心害怕

極了。海湧伯吼盡了力氣用完了所有罵人的詞彙，一句話不說，跳到船尾

揮刀砍斷了拖在船尾的所有魚線，整個人像洩了氣的氣球般，急急迴轉船

身奔回港口。18 

 

根據上述可以知道這是敘述者「我」第一次被海湧伯奇怪的反應給嚇到，因為向

來穩重且沉默寡言的海湧伯，竟然反常的對著海上的霧氣怒吼著，什麼難聽的髒

話都罵出來了，而這對於敘述者「我」來說，在當時他是非常恐懼的，一方面是

不知道海湧伯怎麼了，一方面是不知道怎麼辦，因為連身邊唯一可以信賴的海湧

伯都失常了。 

 

「直到上了岸，天氣大變，風雨交加。回家路上海湧伯才悄然告訴我，剛

才他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影在海面上行走，一直走向我們船隻。海湧伯說

在海上看到這種『東西』，一定要開口大聲罵，罵到這『東西』轉頭離去

為止。」19 

 

原來剛剛是遇到了那個大家都不想遇到的「東西」，就是我們通常稱為的「鬼魂」，

海湧伯說如果在大海上遇到這種「東西」，就要開口大罵直到這個「東西」離開

為止，感覺海湧伯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像這類有著許多經驗的老手，好像早

已知道如何應付這種情況。在《海天浮沉》裡的〈上船〉中，也有提到關於老討

海人對於鬼魅的敘述： 

 

這歹東西從水裡攀上了船，爬過來，一吋吋向我靠近。 

 
17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頁 26。 
18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頁 27。 
19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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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樣的事，聽許多討海人講過。海上作業間隙，他們船上小睡一下，

不小心睡沉了，就常遇見這類歹東西從海裡爬上船來。 

聽過許多位老討海人形容，這歹東西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僅下體遮著丁字

褲，也有衣著破爛像是泡水不曉得泡了多久；也曾聽過，有個戴船形帽，

西洋船長打扮的；也有過穿清朝官服的…這些歹東西，他們的穿著、模樣，

或許稍有不同，一樣的是，都一身濕淋淋爬上來。20 

 

因此可以看出海湧伯和敘述者「我」兩人之間在大海上遇到事情的反應和應對上

的不同，因為海湧伯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歹東西」了，所以他很熟悉知道如何應

對，相較於敘述者「我」，只能害怕的躲在一旁不知所措，兩人間產生了冷靜沉

著 vs 不知所措的對立結構。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的例子有：不暈船 vs 暈船、興奮 vs 平淡、冷靜沉著 vs 不

知所措，這些海湧伯和敘述者「我」遇到事情的反應，因經驗上的差距，可以得

出剛出海的「新手」和經驗豐富的「老手」之間的對立結構，透過這些對立結構，

使文本產生出了張力，也使文本表現出討海人並不是那麼輕鬆，不是只要會釣魚

或就能成為討海人，而是要在海上真正體會過並經歷海上男兒的生活，才能真的

這成為「討海人」的想法。透過敘述者「我」去探索這片大海，因大多數的人都

沒有當漁夫的經驗，所以由敘述者「我」這個剛出海的新手，透過和海湧伯這有

著豐富經驗的老手接觸，體驗討海人的生活，再加上兩人因為經驗的不同，因此

產生不同反應，使文本產生出張力效應。 

 

三 「討海人」中語義式的對立結構 

  「語義式的對立結構」指的是一個字詞可能會因為使用的方式不同，使同一

個字詞因此產生表層和深層是不同的意思，因此產生表層與深層之間的對立結構。

表現於文本中即是「討海人」這個詞義，因一些因素使得語義式對立結構的產生。 

 

「討海人」，一個大家都知道但卻不又不太清楚的詞義，通常會用漁夫或是

靠捕魚維生的人來解釋，在《腳跡船痕》這篇〈海洋腳跡〉裡有提到漁夫對於「討

海人」的解釋： 

 

老討海差不多都這麼說：「討」，意思是「乞求」、「討食」；我們依海

為生，在海底「討」生活；因此漁撈稱「討海」；我們是「討海」的「人」。 

 

有些漁人對「討」字則有不同的詮釋。他們認為：「討」的意思是「征討」、

「討伐」、「索取」；南征北伐，四海為家，再大的浪也不怕，再大的魚

 
20 廖鴻基，〈上船〉，《海天浮沉》，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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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克服。
21
 

 

上述提到大部分漁夫將「討海人」解釋為在海上討生活的人，或是征討大海，四

海為家的人。在《討海人》中也可看見討海人的辛苦，像是在文中可看見裡大多

都是凌晨天才剛亮就出航了，如： 

 

漁船鏗鏘的引擎聲，響徹黎明港灣，破曉晨風迎面吹拂，海上一片霧色茫

茫。船身吃浪起伏，把墨藍海水掘犁成翻花的白浪，東邊天際的雲彩如睡

醒的猛獅，伸展著紅彩爪牙，海面波光點點，迤邐匯聚霞紅天際。22 

 

晨風吹起，光點噴霧般在夜幕上翻灑而出，曙光在遠遠天邊撐開了天空和

海洋的明顯界線，海面浮現少許亮點。舷邊傳來陣陣水聲，引擎奏響黎明

節拍，每一聲響都在翻轉著整片海洋景觀。桅杆上的燈號仍然亮著，天空

顏色黑裡透藍，星點稀微，遠山濛濛浮現，天邊雲彩從暗紅、鮮紅轉而橙

紅熾熱，海面薄霧籠罩。23 

 

這兩個敘述相似的是，都是先以天空顏色的變化和海面海浪的波濤，再以船所發

出和製造出來的聲音做為接力，是典型的從遠景到近景，從遙遠的天空到離自己

最近的船邊，使讀者能讀完後能感受到討海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勞。 

 

根據最開始的定義來講，「討海人」屬於一種農、漁、牧的初級生產者的職

業，在《討海人》中的「海湧伯」就是作為最開始的定義的「討海人」的典型人

物，在《漂流監獄》裡有提到： 

 

海湧伯長年捕魚生涯，使他熟知海洋時間鐘。他曉得在春寒節氣拖釣齒鰹，

在春末夏初捕抓鱪魚，接著是鯖魚、鰆魚、赤尾……年尾，頂著東北季風

鏢獵丁挽旗魚。那是隨著魚類汛季、隨著潮流節奏的海上耕耘；那是在取

捨間與海洋有著一定默契協調的漁撈，沒有巧取豪奪、沒有一網打盡。海

湧伯曾經和我說：跟我討一年海，你會融在海底，你會明白海上的花朵，

什麼時陣開，什麼時陣香。24 

 

以上陳述了「海湧伯」所累積下來的豐富經驗，而就像上述所說的「討海人」對

於海湧伯而言就是一個「狩獵者」，因為這就是海湧伯討生存的日常，所以「討

海人」這個詞彙在海湧伯身上是沒有其他複義形式的。但對於敘述者「我」而言，

 
21 廖鴻基，〈海洋腳跡〉，《腳跡船痕》，印刻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38。 
22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頁 16。 
23 廖鴻基，〈三月三樣三〉，《討海人》，頁 31。 
24 廖鴻基，〈凋零海洋〉，《漂流監獄》，台中：晨星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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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卻不相同，因兩人出航的目的是不同的，在《來自深海．走不完的海灘路》

中有提到敘述者「我」遇到的機遇： 

 

船笛聲再次響起，我終於能夠吟唱一首歌，開始能夠對自己講話，螃蟹踮

著腳尖在灘上匆匆橫行。 

濃厚黑雲陡然裂出一束光柱，圈照海面，如天神撥雲窺探。 

 

海面一圈亮白，如凸透鏡焦聚了世間殘留的所有光明，我恍如看到海面魚

鰭湧動，在暴風雨摔下前爭食這道上天垂引的光。 

 

雨水夾帶砂粒密密撲下，光圈收束，天國的門已緊緊關閉，我得留在這個

世界掙扎。風雨狂暴地撕扯我的雨衣，天昏地暗，海面漆黑朦朧，浪聲震

撼，我終於聽到海洋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25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得出海洋對於敘述者「我」的呼喊，在文本中將出海捕魚成為

漁夫的這件事，隱喻成回歸大海，成為海中的一條魚。在這裡「討海人」這個詞

義就和我們前面在述說的定義產生了轉變，在大海對於敘述者「我」呼喊的瞬間

時，「討海人」詞彙的定義就從原本的「狩獵者」轉變成了一條想逃向海洋享受

自由的「魚」。 

 

為何兩者間「討海人」的定義會如此不同呢，可以先從海湧伯說起，大海對

於海湧伯來說，就是一個討生活的地方，每天出海捕魚討生活，這對他而言就是

他的日常，因此「討海人」這個詞對他來說並沒有特殊的意義。但對於敘述者「我」

來講卻不相同，因為他是個青壯年才轉業成漁夫，有著和大多數漁民們不同的土

地上的經驗，因此成為討海人的契機和原因都和其他老手有所不同，因此對於「討

海人」的定義才有所不同。 

 

先從敘述者「我」為何成為漁夫講起，因為受到了大海的呼喚「風雨狂暴地

撕扯我的雨衣，天昏地暗，海面漆黑朦朧，浪聲震撼，我終於聽到海洋的呼喚─

─『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26敘述者「我」因為在陸地上處事不順，再加

上受到海洋的呼喚，決定成為自由的「討海人」。從這段話可以明確的了解敘述

者「我」所定義的討海人，不是像海湧伯這類老經驗的漁夫所定義的「討海人」，

而是自由而不受拘束的「討海人」。再從下列文中可看出敘述者「我」對於魚擬

人化的形容，彷彿已經讀懂魚的心情，可以看出他真的成為海洋裡中的一份子了： 

 

現在，我可以清楚看到，中鉤的是一隻母魚，而陪她一起摔滾的是一隻公

 
25 廖鴻基，《來自深海．走不完的海灘路》，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頁 10~11。 
26 廖鴻基，《來自深海．走不完的海灘路》，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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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母魚游向左方，公魚也貼著身游向左邊，那親密的距離彷彿是在耳邊

叮嚀、耳邊安慰。 

 

尤其當我看到那公魚的眼神，不再是記憶中的倨傲從容，而是無限的悲傷、

痛苦或者柔情。 

 

那眼神似乎在說話：「讓我分擔妳的痛苦，我願意與妳同生共死，陪伴妳

到最後。」27 

 

還有這段敘述： 

 

我回想擲鏢前後牠的溫吞模樣和瞋視眼神，他可是為了用牠大片的身軀做

為保護傘、做為護盾，來保護貼身在牠身體下的伴侶？28 

 

魚不會說話，也不知道牠是否有這種想法，但敘述者「我」卻能好像真的感受到

魚的情感和話語，將自身情感擬人化的實現在魚的身上，仿彿自己也是一條「魚」，

能夠聽懂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共處於這片大海的「討海人」。海湧伯也曾經問過

敘述者「我」為何成為討海人，除了是大海的呼喚，還有： 

 

海湧伯突然轉頭問我：「少年家，為什麼出來討海？」我溶在水裡的心一

時拉不回來，不知如何回答。海湧伯又問：「為著魚，還是為著海？」 

 

為著魚是生活，為了海是心情。海上的確不同於陸地，漁人的腳步局限在

這小小一方可能比囚室更狹窄的漂游甲板上，可是，海上遼無遮攔，船隻

以有限的空間卻能任意遨遊無限寬廣和無限驚奇的海洋。 

 

海洋紓解了岸上人對人眼對眼的擁擠世界，一個甲板往往就是一個王國。

在這裡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單純和原始，一切規範、制度⋯那種種人為的樊

籬，都可以打破、修改和重建。 

 

在海上，我感受到任性的自由和解放，那最原始的人性得以在這裡掙脫束

縛無遮無藏。我迷戀海洋，也迷戀海裡的魚群。29 

 

根據敘述者「我」的回答來觀察，他因為厭倦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而選擇當

一個自由的「討海人」，從以上可以得出敘述者「我」他成為討海人最大的原因

 
27 廖鴻基，〈鬼頭刀〉，《討海人》，頁 28~29。 
28 廖鴻基，〈鐵魚〉，《討海人》，頁 113~114。 
29 廖鴻基，〈鐵魚〉，《討海人》，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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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討生活，而是為了追求身為「討海人」的自由。 

 

從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來分析「討海人」詞意，可以歸納出海湧伯和敘述者

「我」對於「討海人」的理解不同。海湧伯指出的討海人，不論是表層結構和深

層結構都指的是「狩獵者」，一個為了生活而出海捕魚的海上男兒；但敘述者「我」

所要表達的討海人，雖然在《討海人》裡從表面來看的確很像只是在說一個普通

的新手漁夫，但其實他真正要表達的是一個逃離陸地，奔向自由的大海，享受當

一條魚的樂趣的人，和海湧伯指的「狩獵者」是不一樣的。所以能得出敘述者「我」

所提到的「討海人」的深層詞意和表層所理解的是不相同的，因為出航目的上的

不同，使敘述者「我」認知的「討海人」產生了雙重之意指。 

 

四 結語 

《討海人》運用敘述者「我」初次出海的經歷，使其有身歷其境的感覺，並

運用老手與新手間經驗上的差距，使其文章產生情節式的張力結構，像是在的第

二段所提及的搭船的反應、遇到大魚的反應以及遇到鬼神的反應，彼此的表層對

立為：不暈船vs暈船、興奮vs平淡、冷靜沉著vs不知所措，而深層結構可以得出

新手vs老手兩者經驗上的對立結構，而透過這些對立結構，使文本產生出了足夠

情節式的張力結構，大部分的人較少有出航的經驗，所以更能體會敘述者「我」

所描述的情況。 

 

 在文本中，因敘述者「我」和老船長出航目的上的不同，在淺移默化中使兩

人「討海人」詞義上有所不同，文中雖然對海湧伯的背景沒有太多敘述，但可以

看的出來，他是一個從小就接觸大海，之後成為一個討生活而出海捕魚，有著經

驗豐富的老船長，所以「討海人」對於海湧伯來說就是單純的漁夫，一個在海上

討生活海上的「狩獵者」。但對於敘述者「我」來說可不單是這樣，他因在陸地

上受到挫折，在一次機緣巧遇而接受大海的呼喚，來到了海上，成為了一條在大

海中自由自在且不受拘束的魚，使這邊的「討海人」詞義產生了語義式的對立結

構，「討海人」已經不是表面義的漁夫了，從原本單指在海上討生活的「狩獵者」，

轉變成了深層義中的一隻不受到陸地上的規範，活的自由自在的魚。 

 

 綜上論述可得，《討海人》中產生的張力結構，是透過老手與新手間因經驗

上的不同，產生了情節式的張力結構，兩人因經驗差，而產生出遇到事情有不同

的對應方式，因此產生情節式的張力效應。以及兩人同是「討海人」卻因出航目

的不同，使敘述者「我」對於「討海人」的詞義產生語義式對立結構，透過情節

式的張力結構和語義式對立結構來分析此文本的張力結構，使得對《討海人》的

研究又踏出一塊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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